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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思维对高中生社交焦虑的影响研究 

刘超群  李 博 

四川轻化工大学，四川 自贡 643000 

 

[摘要]探讨反刍思维与高中生社交焦虑的关系，以及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研究借助反刍思维量表、积极心

理资本量表和青少年社交焦虑量表，面向 496 名高中生实施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反刍思维正向预测高中生社交焦虑。

（2）心理资本在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间中介作用显著。（3）性别在反刍思维与心理资本间起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反刍思维既

可以直接影响高中生社交焦虑，也可以通过心理资本这一中介间接影响社交焦虑；相比于男生，女生反刍思维对社交焦虑的

影响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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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min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496 high 

school students using the Ruminative Thinking Scal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and Adolescent Social Anxiety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Ruminative thinking positively predicted social anxiety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2)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rumin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3) Gender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rumin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umination can directly affect high school students' social anxiety, as well as indirectly 

affect social anxiety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Compared to boys, girls' rumina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al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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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社会焦虑是个体于不同社交情境下所产生的一种情

绪状态，具体表现为紧张、恐惧等，并常伴有逃避行为。

这一心理问题在青春期较为常见。研究显示，社交焦虑的

流行率在青少年群体中为 10%～15%之间[1]，而高中生社

交焦虑程度最为突出[2]。社交焦虑危害个体的身心健康， 

其可能导致个体出现手机、网络成瘾等行为偏差[3-4]，甚

至使个体更加容易产生抑郁[5]。中学生正处于发展个体社

会化的关键期，良好的社交利于其维持身心的健康状态[6]。

所以，进一步深入探究影响高中生社交焦虑的因素及其形

成机制，对于理解高中生心理发展、促进其社交健康发展

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1 反刍思维与高中生社交焦虑 

反刍思维指的是个体持续性地关注自身的消极情绪，

思考其产生缘由以及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7]。依据社交焦

虑认知行为模型，个体因过度聚焦于自我，形成了对社交

情境及他人带有主观色彩的消极认知偏差，进而导致了社

交焦虑的出现，而反刍思维会加剧个体的这种认知偏差，

增加个体的社交焦虑[8-9]。反映风格理论指出反刍思维是

社交焦虑的重要因素[10]，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反

刍思维会加剧个体在社交情境中的消极情绪体验，进而引

发更强烈的社交焦虑，致使个体产生逃避社交的行为[11]。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反刍思维对高中生社交焦虑具

有正向预测作用。 

1.2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心理资本是个体于成长过程中所积累的积极心理资

源总和，对高中生的心理发展具有积极作用[12]。资源保存

理论指出个体的核心动机是积累、保护和维持资源，而反

刍思维可能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从而削弱心理资本[13]。

闫凤武等[14]研究指出，反刍思维与心理资本呈负相关，即

反刍思维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心理资本，并且可借助心理资

本这一中介变量对抑郁产生影响。 

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心理资本具备为个体的消极认

知风格提供能量补充和动机激励的功能，能够在个体处于陌

生情景时，缓解其因紧张情绪以及负面评价所产生的社交焦

虑[15-16]。研究证实，心理资本与社交焦虑负相关，即个体心

理资本的水平越高，其社交焦虑的程度越低[17]。故提出假设

2：心理资本在高中生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间起中介作用。 

1.3 性别的调节作用 

不同性别在反刍思维、心理资本的预测关系之间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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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不同的表现。相关研究表明，个体在经历负性压力事

件后，女性比男性更可能陷入反刍思维中来放大自己的症

状[7]。此外，心理资本也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郭亚恒[18]

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总积分与性别相关，男生总积分高于

女生。而 Sing 等[19]研究指出，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心理

资本水平更高。据此，不同性别的反刍思维预测其心理资

本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提出假设 3：性别在反刍思维与

心理资本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构建如图 1 的研究假设模型，深入探究

高中生反刍思维、心理资本和社交焦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及性别在其中的调节效应。 

 
图 1  研究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运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在四川省广安市某两所中学发

放调查问卷，共回收 520 份问卷。除去乱答问卷，保留

496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达 95.38%。其中男生

220 人，女生 276 人，平均年龄为 16.43±0.93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反刍思维量表 

采用 Nolen-Hoeksema
[7]编制、韩秀等人[20]修订的反刍

思维量表。此量表涵盖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三

个维度，共设置 22 个条目，4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

个体反刍思维倾向越突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 

2.2.2 积极心理资本量表 

运用张阔[21]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量表。该量表由自我

效能、韧性、乐观、希望四个维度构成，共 26 个条目，7

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 

2.2.3 社交焦虑量表 

选用 La Greca
[22]编、朱海东[23]修订的青少年社交焦虑

量表。该量表包含有害怕负面评价、陌生情境下的社交回

避和苦恼和一般情境下的社交回避和苦恼三个维度，共

13 个条目，5 点计分。得分越高，反映出个体社交焦虑越

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 

2.3 施测与数据处理 

以班为单位施测，要求被试真实作答，施测时间为

15～20min。采用 SPSS 27.0 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运用

PROCESS 4.0 检验中介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并使用

Bootstrap 法检验其间接效应显著性。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经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分析数据显示[24]，特征根大

于 1 的因子共 12 个，最大因子解释率是 29.11%，低于 40%，

故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见表 1），高中生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呈显

著正相关；心理资本和反刍思维、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M±SD 1 2 3 

1 反刍思维 1.91±0.52 1   

2 心理资本 4.2±0.8 -0.53** 1  

3 社交焦虑 2.92±0.87 0.55** -0.47** 1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3 心理资本在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效

应检验 

将连续变量转化为标准分数，采用 PROCESS 的

Model4，控制年级变量，检验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结

果表明，反刍思维可直接正向预测高中生社交焦虑

（β=0.55，P＜0.001）。当引入中介变量心理资本后，反

刍思维依然正向预测对高中生社交焦虑（β=0.42，P＜

0.001）；反刍思维负向预测心理资本（β=-0.52，P＜0.001）；

心理资本对社交焦虑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23，

P＜0.001）。这表明心理资本在反刍思维与高中生社交焦

虑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采用 Bootstrap 法对

心理资本的间接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中介效

应值为 0.12，95%CI 为[0.07,0.18]，占总效应的 22%，说

明该中介效应显著。 

表 2  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 Effect SE 95%CI 

总效应 0.55 0.04 [0.47,0.62] 

直接效应 0.42 0.04 [0.34,0.51] 

间接效应 0.12 0.03 [0.07,0.18] 

3.4 性别的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 PROCESS4.0 中的模型 7，检验性别在反刍思维

与心理资本这一路径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 3 所示，控制

年级后，反刍思维和性别的交互项负向预测心理资本

（β=-0.17，t=-2.29，P＜0.05），因此，性别在高中生反刍

思维与心理资本之间起调节作用。 

为更清晰地解释性别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简单斜率检

验并绘制交互效应图（图 2）。结果显示，在反刍思维水

平提升的过程中，男生的心理资本有下降态势（β=-0.42，

t=-7.33，P＜0.001）；女生的心理资本同样呈下降趋势

（β=-0.60，t=-11.97，P＜0.001）。不过，相较于男生而言，

反刍思维对女生心理资本的预测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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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  拟合指标 回归系数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² F β SE t 

心理资本 反刍思维 0.55 0.30 53.27*** -0.25 0.13 -1.98* 

 性别    -0.03 0.08 -0.36 

 反刍思维×性别    -0.17 0.08 -2.29* 

社交焦虑 反刍思维 0.59 0.35 89.22*** 0.42 0.04 9.91*** 

 心理资本    -0.23 0.04 -5.39*** 

注：性别为虚拟变量，男生=0，女生=1。 

 
图 2  性别在反刍思维和心理资本之间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 

本研究结果表明，高中生反刍思维正向预测社交焦虑，

假设 1 得以验证，且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契合[25]。高反刍思

维倾向的个体往往会表现出更多的社交焦虑。在社交场景

中遇到负性事件，这类个体倾向于反复思考事件的起因及

不良后果，产生消极认知偏差，难以摆脱消极情绪，进而

引发和加剧社交焦虑[26-27]。 

4.2 心理资本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在反刍思维与高中生社交焦虑的

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具体而言，反刍思维不仅能够直接

正向预测社交焦虑，还能通过心理资本这一中介变量，对

社交焦虑产生间接影响，假设 2 得以验证。当高中生反刍

思维水平较高时，他们更容易受到外界压力事件的干扰，

陷入到不必要的焦虑和担心中，并倾向于对自身进行消极

评价，过度消耗个体的心理资源，对心理资本中积极因素

的发展形成阻碍[28]，进而诱发社交焦虑。 

另一方面，心理资本可以使高中生积极应对外部压力，

缓冲负性情绪。研究指出，心理资本显著负向预测社交焦

虑[29]。在社交情境中，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的高中生更善于

利用自身的内在的积极资源来抗击消极情绪和事件的负

面影响，从而降低对社交情境的恐惧与害怕[30]。 

4.3 性别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反刍思维与心理资本之间的作用路径呈

现出性别差异，假设 3 得到验证。具体而言，和男生相比，

反刍思维对女生心理资本具有更强的负向预测作用。高中

时期的女孩正处于青春期，面临负性压力事件时，注意分

散能力相对较弱，相比男生更容易陷入反刍思维的循环之

中[31]。这种反复的消极思考会不断强化个体对负面情境的

关注和体验，从而消耗心理资源，削弱心理资本[32]。相比

之下，在情绪应对上，男生往往更倾向于采取问题解决或

回避的方式[33]。他们能够更快地从负性情绪中解脱出来，

减少反刍思维对心理资本的侵蚀。因此，反刍思维对女生

心理资本的影响更大。 

4.4 研究意义与局限 

本研究揭示了反刍思维可通过心理资本间接影响高中

生的社交焦虑，验证了性别在反刍思维与心理资本间的调

节效应，为缓解高中生的社交焦虑提供了实际指导价值。

但本研究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本研究对象仅局限于

某一特定区域，样本的代表性受到一定限制。未来研究可

从多个地区广泛选取被试，从而增强样本的代表性。另一

方面，本研究仅采用问卷调查法开展横断面研究，研究方

法较为单一，难以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后续研究可引

入纵向研究设计，以便更准确地推断变量间的因果联系。 

5 结论 

（1）反刍思维正向预测高中生社交焦虑；（2）心理

资本在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

性别调节反刍思维对高中生社交焦虑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

相比于男生，反刍思维对女生的心理资本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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